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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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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①我国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 Logistic 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②按“阶段协调”的标

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

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③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 4 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

松管控”的情景 2 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

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 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

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

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 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 80% 左右) 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 115 m2 以

上) ，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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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城镇化的两

个基本维度即人口和土地，存在速度差异明显的现实问

题。1981—2015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20． 16% 提升至

56． 10%，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年均增长 4． 02% ; 与此同时，

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也从 7 438 km2 增加到 49 773 km2，

年均增长 5． 9%。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不

仅引发了耕地流失［1］、建设用地低效利用［2］等资源保护问

题，还导致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3］等经济社会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已有文献围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

化的协调性开展了大量研究。针对二者协调的内涵，相关

学者指出应从城镇化质量［4］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应该综

合考虑人口、土地、经济等多种因素［4 － 5］; 在量化方法上，

学者们 采 用 协 调 度［6 － 7］、协 调 发 展 度［8 － 9］、离 差 系 数 模

型［10 － 11］以及异速增长模型［12 － 13］等方法，通过人口城镇化

率与 土 地 城 镇 化 率 的 比 较，在 全 国［11 － 13］、省 域［8］、流

域［9 － 10］及城市等尺度上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当前我

国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 针对这一问题，相关研

究提出了严格城市土地管控、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产

业结构优化等治理对策。可见，现有量化方法主要是以

“速度协调”为评判标准的，对于刻画我国近年来人口城

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差异具有重要价值，但需要指出

的是，单纯的“速度”比较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人口城镇化

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的丰富内涵，更重要的是它立足于“人

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 ( 优化) 速度应该一致或呈线

性关系”这一假说，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说却很难在理论

上找到支撑点［14］。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

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关系是彼此带动、互相影响的［15 － 16］，但

并不能据此认为某一时段内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

速度存在差异或者呈非线性关系就是不合理的。城镇化

是一个完 整 的 渐 变 过 程，人 口 城 镇 化 具 有 明 显 的 阶 段

性［17］，土地城镇化 也 呈 现 出 随 经 济 增 长 而 变 动 的 阶 段

性［18］。因此，有必要摒弃速度这一表象，放眼城镇化发展

·62·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年 第28 卷 第1 期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 28 No． 1 2018



的全部阶段和完整过程，从阶段对比的角度去探寻二者的

协调关系。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

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试图从“阶

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二者动态关系并判断其协调性，以期

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划分及其

对比

1． 1 城镇化发展的 Logistic 过程

城镇化可视为人口、土地等原本蕴藏于农村地区的要

素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期间包含地域景观更替、经济

社会 变 革 以 及 文 化 观 念 传 播 等 内 容［5］。据 此，设

U( 人口，土地等) 为已转移至城镇的要素，R( 人口，土地等) 为滞留在农

村地区的要素，Y(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等) 为城镇化水平，则有 Y =

U / ( U + R) ，进而推导出 Y 的微分式:

dY
dT = UR

( U + R) 2 ( rU － rR )

= U( U + R － U)
( U + R) 2 ( rU － rR )

= Y( 1 － Y) ( rU － rR ) ( 1)

式中，rU 和 rR 分别为城镇要素和农村要素的增长率; t

为时间，单位以年计。不难发现，当城乡增长率差既定时，

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水平 Y 和尚未城镇化水平( 1 － Y) 的

乘积成正比。由于 Y 和( 1 － Y) 均为正值，且此消彼长、相

互掣肘，因此城镇化速度必然会呈现“两头慢、中间快”的

变化趋势［19］。基于此，令 rU － rR = K 并代入式 ( 1 ) ，再对

式( 1) 分解变量后求解:

dY
dT = Y( 1 － Y) K

dY
Y( 1 － Y)

= Kdt

dY
Y + dY

( 1 － Y)
= Kdt

ln Y
1 － Y + lnC = Kt

Y = 1
1 + Ce － Kt ( C 为积分常数) ( 2)

可见，微分式最后的解就是著名的“S 形函数”———

Logistic 方程。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人口还是土

地，其城镇化水平路径都近似一条被拉长的 S 形曲线( 见

图 1) 。其中，人口城镇化发展随时间推移符合 Logistic 模

型已经被国内外学者证实并广泛接受［20 － 21］。而土地城镇

化 中，城 市 土 地 增 量 投 入 与 经 济 发 展 之 间 普 遍 存 在

Kuznets 曲线效应［22 － 23］; 受建设用地不可逆性影响，城市

土地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应该存在 Logistic 曲线效应，这

在国外和我国部分城市发展中也得到了证实［24 － 25］; 而经

济发展与时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故土地城镇化随时间

推移也应表现为 Logistic 曲线效应。因此，人口城镇化和

土地城镇化均表现为随时间推移的 Logistic 过程。

1． 2 基于 Logistic 过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部分学者还推导了 Logistic 过程的城镇化发展拐点及

阶段划分［26 － 27］，提出该过程有“三拐点、四阶段”，构成城

镇化 Logistic 曲线全过程。

起步阶段: 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的加速度逐

渐增大，但由于其基数低，总体上增长缓慢。

加速阶段: 到拐点一，曲线加速度最大，城镇化进入加

速阶段。本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摆脱缓慢

增长的态势，保持较为快速的发展。

减速阶段: 到拐点二，曲线加速度为零，此时速度达到

最大，城镇化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因该阶段加速度为负，

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增速比上一阶段有所减缓，

但仍处于较高速度发展。

趋稳阶段: 到拐点三，曲线加速度最小，城镇化从减速

阶段步入趋稳阶段。在趋稳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

镇化率的增速继续减小，城镇化发展逐渐接近峰值。

1． 3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人口城镇

化与土地城镇化均表现为 Logistic 曲线，但二者曲线并不

一定重合或平行。这是因为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管控、

资源环境约束等多种因素影响，某一时点和阶段内人口要

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可能并不同步:①在城镇化发展的初

期，因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人口在产业结构

变化驱动下出现较快集聚，但政府财政能力较弱、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可能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13］而使人

口集聚速度快于土地扩张速度; ②随着城镇化阶段的推

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增强，城市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可能出现城市建设的超前扩张［28］，导致城

市土地扩张速度加快甚至快于人口集聚速度; ③当城市经

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城市群形成并保持持续的人口吸引

力，同时区域面临明显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严格的土地政策

管控，此时城市主要向高层发展［29］，从而促使区域城市土

地扩张速度与人口集聚速度的耦合，甚至出现前者滞后于

后者的现象。

可见，在城镇化发展的 Logistic 过程中，人口城镇化和

土地城镇化有自身的发展速度和轨迹，二者协调的关键并

不在于二者速度的一致而使两条曲线呈重合或平行态势。

从整个城镇化过程来看，二者可能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错

位，但这种错位关系是可以通过二者速度变化来调整的，

因此需要分阶段考察二者协调关系，据此探寻相应的管控

政策去调整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并最终促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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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协调。据此，本文提出考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协

调关系的“阶段协调”判定标准: 将人口城镇化 Logistic 曲

线和土地城镇化 Logistic 曲线的同一阶段进行对比，只要

二者在该阶段的起点或终点( 拐点) 在时间轴上是基本一

致的，就可以认为在相应阶段，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

是协调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Logistic 曲线拟合及拐点

虽然前文已推导出城镇化演进的 Logistic 方程( 式 2) ，

但鉴于城镇化的饱和值不可能达到 100%，故假设城镇化水

平的饱和值为 N( 0 ＜N ＜1) ，代入式( 2) 并变形得到［30］:

Y =
NP，L

1 + CP，L e
－ KP，Lt

( 3)

式中，C 为模型回归常数，K 为模型回归系数，其余参

数同上。依据曲线的加速度变化特征，可进一步推导出

Logistic 曲线各拐点表达式［17］( 式 4—式 6) 。其中 T1、Tm、

T2 分别为拐点一、拐点二和拐点三。

T1 =
ln( 槡2 + 3 ) － lnCP，L

KP，L
( 4)

Tm = －
lnCP，L

KP，L
( 5)

T2 =
ln( 槡2 － 3) － lnCP，L

KP，L
( 6)

2． 2 数据口径及来源

模拟城镇化阶段需要较长时间段的数据，考虑到长期

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表征人口城镇化水平，1990—2015 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及

总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土地城镇化采用相应年份的“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全国

土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示，为与人口城镇化数据保持对

应性，城镇建成区面积为“设市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建

制镇建成区面积”之和，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乡建设

统计年鉴》，最终得到 1990—2015 年全国人口城镇化、土

地城镇化时间序列数据。

2． 3 饱和值设置

饱和值设定直接影响 Logistic 曲线的拐点，因此合理

设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饱和值尤为重要。人口

城镇化的饱和值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在参考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 2010) 》中预

测的我国城镇化峰值 80%［31］代表人口集聚低方案; 根据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编著的《中国城镇化战略

选择政策研究》预测的城镇化峰值 90%［32］代表人口集聚

高方案，作为我国人口城镇化饱和值的两种方案。

土地城镇化饱和值不仅受自然条件限制，还受人口城

镇化饱和值、国家土地资源管控政策影响。本文在确定人

口城镇化饱和值基础上，考虑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确定，采

用以下公式对其进行计算:

NL =
K × NP × U

A ( 7)

式中，NL 为土地城镇化饱和值，K 为我国人口总量预

测极限，NP 为人口城镇化饱和值，U 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A 为我国土地总面积。这里 K 采用《国家人口发展

规划( 2016—2030) 》预测的结果，为 14． 5 亿，全国土地总

面积 A 恒定为 9 634 057 km2。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

建设用地标准 ( 2012) 》规定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最大值

115 m2 代表城市土地宽松管控方案，以《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 2014—2020 年) 》确定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

100 m2 以内的发展目标代表城市土地严格管控方案，由此

得到土地城镇化饱和值的两种方案。最终，计算得到人口

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的 4 种饱和值情景( 见表 1) 。

3 实证分析

3． 1 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 Logistic 曲线拟合

及拐点计算

从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我

国人口城镇化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1990—2015 年全国人

口城镇化率从 26． 41% 增长到 56． 10% ; 土地城镇化率波

动相对明显，但总体仍呈上升态势，1990—2015 年全国土

地城镇化率从 0． 22%增长到 0． 95%。

为了判断 4 种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

化的 发 展 过 程 是 否 呈 现 出 Logistic 曲 线 特 征，利 用

Eviews8． 0 对 4 种饱和值情景下的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

表 1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饱和值情景
Tab． 1 Saturation value scenario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of China

情景名称 参数取值 饱和值取值 /%

1
NP1人口低度集聚 人口城镇化饱和值 0． 80 NP1 = 0． 800 0

NL1土地严格管控 人均城镇用地面积 100 m2 NL1 = 0． 012 0

2
NP1人口低度集聚 人口城镇化饱和值 0． 80 NP1 = 0． 800 0

NL2土地宽松管控 人均城镇用地面积 115 m2 NL2 = 0． 013 9

3
NP2人口高度集聚 人口城镇化饱和值 0． 90 NP2 = 0． 900 0

NL1土地严格管控 人均城镇用地面积 100 m2 NL1 = 0． 013 6

4
NP2人口高度集聚 人口城镇化饱和值 0． 90 NP2 = 0． 900 0

NL2土地宽松管控 人均城镇用地面积 115 m2 NL2 = 0． 0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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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行 Logistic 模型估计，估计方法为最小二乘估计

法，结果如表 2 所示。参数估计与结果检验中 R2 均在

0． 95以上，T 检验与 P 检验显示 Logistic 方程高度显著。

说明各 Logistic 曲线拟合度较好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

可证明 4 种饱和值情景下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存

在 Logistic 曲线关系。

根据表 2 所得到的参数代入式 ( 3 ) ，并根据式 ( 4 ) 、

( 5) 、( 6) 计算得到各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三个拐点( 见表 3) 。可见不同的饱和值情景下，Logistic 曲

线拐点有明显差异: 相比人口低度集聚情景，高度集聚情

景下人口城镇化 Logistic 曲线的三个拐点都有相应延迟，

各阶段的时长也会相应拉长; 相比土地严格管控情景，宽

松管控情景下的土地城镇化 Logistic 曲线亦是如此。这说

明饱和 值 决 定 了 Logistic 曲 线 的 发 展 空 间，直 接 影 响

Logistic 曲线的拐点和阶段。

3． 2 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协调关系判断

为了更清晰地体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

差异并据此开展阶段对比，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的实际值和 Logistic 模型拟合值，绘制二者 Logistic 曲线阶

段对比图( 图 1 ～ 4) ，可以看出在 4 种情景下两条 Logistic

曲线均呈相交态势。按照“起步—加速—减速—趋稳”的

城镇化阶段划分，目前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处

于减速阶段，但各阶段的协调关系有差异:

( 1) 起步阶段，我国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

化。4 种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达

到拐点一，结束起步阶段; 而土地城镇化则在 90 年代初期

甚至中期才达到拐点一，结束起步阶段，可见人口城镇化

在起步阶段领先土地城镇化至少 10 年。这主要是因为:

改革开放伊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显著提高了农

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释放出

来［33］，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最先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

动力迅速转移至城镇，导致人口城镇化较早结束了起步阶

段; 而此时的土地城镇化发展则主要以乡镇企业扩张导致

的小城镇快速发展为主，大、中城市因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造成土地城镇化总体上推进缓慢。

( 2) 加速阶段，我国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4

种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在 2005 年前后达到拐点二，结束加

速阶段，该阶段持续时间为 21 ～ 23 年; 而土地城镇化在该

阶段的持续时间只有 12 ～ 14 年，导致到该阶段末期与人

口城镇化的差距明显缩小。其中，情景 2 差距最大，土地

城镇化仍滞后人口城镇化 5 年; 情景 1 和情景 4 下土地城

镇化已非常接近人口城镇化，而情景 3 二者拐点二已无差

距。这主要是因为: 90 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在承接国际产

业转移的同时产业结构有了明显优化，以重化工业为主的

第二产业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经济增长对劳

动力数量的依赖度有所降低; 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

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土地有偿出让

制度实施以后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地谋发展”［34］的城

市发展模式，城市扩张进入快车道，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

加快。

( 3) 在当前饱和值情景下，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

前于人口城镇化。4 种情景的土地城镇化均在人口城镇

化之前越过拐点三，其中情景 1、3、4 超前明显，说明按照

当前的人口和土地管控政策情景，土地城镇化不仅在减速

阶段内追赶上人口城镇化，而且实现了反超，二者关系将

进入新的不协调。这主要是因为: 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受人

口结构变化［35］、户籍制度［4］等因素制约，推进速度有所减

缓，仍将在减速阶段维持较长的时间; 土地城镇化在持续

高速推进后面临较为明显的生态环境约束。近年来城市

土地受到边界、强度、总量等多方面管控，在“以人定地”

的管控思路下，现有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管控标准使土地城

镇化面临较小的推进空间，将很快结束减速阶段。

表 2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 Logistic 曲线拟合
Tab． 2 Fitting of Logistic Curv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情景 类型
参数估计 模型汇总

C K R2 TC TK Prob．

1 NP1，NL1

人口城镇化 2． 450 6 0． 066 2 0． 994 5 61． 039 6 61． 714 2 0． 000 0

土地城镇化 5． 498 6 0． 108 4 0． 987 8 21． 361 6 36． 970 9 0． 000 0

2 NP1，NL2

人口城镇化 2． 450 6 0． 066 2 0． 994 5 61． 039 6 61． 714 2 0． 000 0

土地城镇化 6． 073 3 0． 096 5 0． 992 3 29． 600 4 48． 272 5 0． 000 0

3 NP2，NL1

人口城镇化 2． 816 7 0． 059 2 0． 996 1 78． 030 9 73． 569 2 0． 000 0

土地城镇化 5． 972 7 0． 098 1 0． 991 9 28． 361 2 42． 672 7 0． 000 0

4 NP2，NL2

人口城镇化 2． 816 7 0． 059 2 0． 996 1 78． 030 9 73． 569 2 0． 000 0

土地城镇化 6． 681 8 0． 089 1 0． 993 9 35． 375 7 55． 074 2 0． 000 0

注: 参数估计自变量为时间，取 1990 = 1，1986 = 2，…，2015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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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基于“阶段协调”的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情景对比

根据“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需要对各情景进行对

比分析，从而得到最能促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

发展的情景方案，并据此探寻相应的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

政策。

( 1) 人口城镇化峰值情景对比。根据表 4，在人均城

表 3 不同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年份
Tab． 3 Year of turning poi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情景 类型
拐点一

T1

拐点二
Tm

拐点三
T2

1 NP1，NL1

人口城镇化 1982 2003 2023

土地城镇化 1993 2005 2017

2 NP1，NL2

人口城镇化 1982 2003 2023

土地城镇化 1994 2008 2022

3 NP2，NL1

人口城镇化 1984 2007 2029

土地城镇化 1993 2007 2021

4 NP2，NL2

人口城镇化 1984 2007 2029

土地城镇化 1995 2010 2025

镇建设用地标准相同的前提下，对比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

镇化的拐点三年份差值可以发现，情景 1 小于情景 3，情景

2 小于情景 4，即情景 1、2 代表的人口低度集聚方案优于

情景 3、4 代表的人口高度集聚方案，说明人口城镇化峰值

80%比 90%更有利于二者协调发展。由于城市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的资源需求量普遍更高［32］，无论城市土地管控

采用严格方案和宽松方案，保留更多的农业人口对于减轻

资源环境压力尤其是土地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

( 2)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管控情景对比。在人口城镇

表 4 不同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拐点差异对比
Tab． 4 Contrast of inflection points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情景
人口拐点年份—土地拐点年份

拐点一 T1 拐点二 Tm 拐点三 T2

1 NP1，NL1 － 11 － 2 6

2 NP1，NL2 － 12 － 5 1

3 NP2，NL1 － 10 0 8

4 NP2，NL2 － 12 － 3 4

图 1 情景 1 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对比
Fig． 1 Contrast of stag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scenario 1

图 2 情景 2 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对比
Fig． 2 Contrast of stag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scenari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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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饱和值相同的前提下，对比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

拐点三年份差值可以发现，情景 2 小于情景 1，情景 4 小于

情景 3，即从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来看，情景 2、4 代表的城

市土地宽松管控显然比严格管控方案更有利于实现二者

减速阶段的协调，说明人均城镇用地面积 115 m2 的约束

标准优于 100 m2 的约束标准。根据 4 种情景的计算结

果，即便采用土地宽松管控方案，115 m2 的管控标准只有

与人口集聚低方案组合( 情景 2) 时，才能实现在减速阶段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 与人口集聚高方案组合

( 情景 4) 时，仍然会出现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

考虑到按照“阶段协调”的标准，现状人均城镇用地面积

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加速阶段对人口城镇化的追赶，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基于 2015 年我国人均城镇用地

面积已达到 118 m2 的现状，为保证新增城镇人口的宜居

性和城镇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115 m2 的管控标准不仅相

比 100 m2 的管控标准更具可行性，而且可以根据人口集

聚度高低考虑在此基础上再适度放宽。

可见，按照“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在现有的 4 种情

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 2 是促使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

案。未来可以将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15 m2 的管控标准、

80%的城镇化峰值水平作为制定人口发展和城市土地管

控相关政策的依据。

4 结论与讨论

4． 1 结论

本文基于城镇化阶段理论，以 Logistic 曲线表征人口

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人口、土地调控

政策情景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进

行了模拟，并以“阶段协调”的判别标准分阶段对二者协

调关系进行了审视，主要结论如下: ①我国人口城镇化和

土地城镇化均符合 Logistic 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

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 ②按“阶段协调”

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

者关系分别为: 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

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

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③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

控的 4 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

情景 2 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

调的最优方案。

以上结论表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该

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土地城

图 3 情景 3 下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阶段对比
Fig． 3 Contrast of stag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scenario 3

图 4 情景 4 下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阶段对比
Fig． 4 Contrast of stag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scenari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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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 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

( 加速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以前) 城市土地快

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

但现阶段( 减速阶段，2010 年以后) 则需要注意对土地城

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从而导致

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 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

中，应该在人地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基础上把握政策管控的

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 80%左右) 和人均城

镇用地标准( 115 m2 以上) ，以促使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

的协调发展。

4． 2 讨论

采用“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

化的协调关系，不仅可以解决当前“速度协调”标准缺乏

理论依据的问题，而且能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展示

其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城镇化拐点和阶段受人口总量、人口

城镇化峰值、城市土地管控政策等影响很大，而当前我国

正处于人口政策重大调整时期，可能会造成人口城镇化情

景的变化，未来应根据情景变化调整相应的人口和土地管

控政策。此外，本文主要是从全国层面重新审视人口城镇

化和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关系，但并未考虑区域及城市间

差异，二者关系在不同区域和城市等级上可能会有差异。

( 编辑: 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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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stage comparison

LIU Qiong1 DU Xiao-hang1 SHENG Ye-xu2

( 1．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2． School of Managent Engineering，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1，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lack of sufficient theoretical basis to judge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with speed as the standar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 input of population and land elements have obvious stage，

so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study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sting urbanization stag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theory of urbanization stages，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this paper tries to

observe the coordination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tage coordination’under different saturation scenario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re in line with the Logistic curve，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flection points，indicating that their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should be analyzed in stages． ②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stage coordination’，in the stage of urbanization‘starting-acceleration-deceleration’，their relationship is as follow: Land

urbanization lags behi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the starting stage，land urbanization closes to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the

acceleration stage，and land urbanization will lead to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the deceleration stage． ③ In the 4 scenarios of urba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land management，scenarios 2 represents the‘low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intensified land control’，

which is the best program to achiev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deceleration

stag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e should take th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and set up the thinking of promoting the stage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a

certain extent，we should affirm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urban land rapid expansion in recent years，which is to catch up

population urbanization，while in the deceleration stage，we need control land urbanization moderately to avoid catching up with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creating the new incoordin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deceleration stage，we should grasp the tightness of policy control，select the

appropriate saturation value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about 80% ) and the standards of per capita urban land ( more than 115 m2 ) ．

Key words urbanization stag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Logistic process; inflectio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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